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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是恐怖活动与反恐怖斗争的长期持续，使得恐怖势力对此次中东北非政治动荡能够产生深

入影响。恐怖势力及其活动对中东北非政治动荡的产生、发展产生销蚀、诱发和干扰性的影响，而政治动荡

的走势也对该地区恐怖活动具有决定性影响。从“9·11”事件到中东北非政治动荡，“新能量”政治势力凸显

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能量和现象，“新能量”政治势力的活动成为恐怖活动的环境。恐怖活动空间的深入，将

增强恐怖活动对政治和社会进行销蚀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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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活动在中东北非长期泛滥，是影响中东北

非政治的经常性的要素。从 2001 年的“9·11”事件

到 2011 年初急剧激化的中东北非政治动荡，恐怖

主义活动显示出其对中东北非政治的影响不仅是长

期的、多层面的，而且其活动的政治环境也有了重

大变化。

一、中东北非持续存在的恐怖活动与反

恐怖斗争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东北非一直是世界

恐怖主义的活动中心，恐怖活动已经成为中东北非

地区一 种 持 续 而 具 有 影 响 的 政 治 暴 力 现 象。埃

及［1］160 － 161、阿尔及利亚［2］6 － 9、也门［3］等国家是恐怖

主义泛滥的重灾区，突尼斯长期面临恐怖威胁，利

比亚也有恐怖活动的踪迹［4］，海湾地区的恐怖威胁

压力长 期 存 在。从 1981 年 萨 达 特 总 统 遇 刺，到

1998 年东非大爆炸，再到“9·11”事件，再到 2007
年阿尔及尔连续恐怖爆炸、“圣诞节”未遂炸机事件

和也门邮包炸弹事件等，中东北非的重大恐怖袭击

事件呈现长期化的特点。该地区频繁而严重的恐怖

活动，演化为国际恐怖活动，溢散到世界其他地

区。中东北非恐怖组织或直接在其他地区与国家

( 或在本地区针对其他国家目标) 发动恐怖袭击，或

扩展恐怖网络，或与其他地区的恐怖组织相互配

合。“9·11”事件后东南亚地区的“巴厘岛爆炸”、
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长期持续的恐怖浪潮、西欧马

德里“3·11”袭击和伦敦地铁袭击等世界各地的重

大恐怖袭击都与中东北非的恐怖组织和活动有重大

关联。突尼斯的恐怖分子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地时

有活动，并制造针对突尼斯犹太人教堂的袭击。
中东北非地区恐怖组织形成了全球恐怖网络。

“基地”组织将中东东非地区作为大本营，其分支机

构遍及中东和北非，并在该地区实施策划了诸多重

大恐怖袭击。埃及“圣战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

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等恐怖组织势力

强大。［5］苏丹、阿富汗、索马里等都是“基地”组织

的核心基地。“基地”组织与当地的一些极端势力和

组织有着广泛的联系。［6］2 － 3 中东北非地区在冷战后

逐步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的中心。［7］16 － 17 以中东北非

为据点的恐怖分子不仅在西欧和北美直接发动袭

击，更将其组织网络和触角伸向世界各地，特别是

与中亚、东南亚、南亚的一些恐怖组织，包括“东

突”恐怖分子有密切的组织联系。近年来，“基地”
组织成功在美国和西欧招募成员。

由于恐怖势力的强大及其长期活动，反恐怖斗

争成为中东北非地区相关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项经

常性的政治与安全任务。［8］比如埃及自 1981 年萨达

特总统遇刺后长期实行紧急状态法; 阿尔及利亚在

1992 年实行反恐怖紧急状态一年，1993 年后无限

延长。反恐怖斗争的长期化，对中东北非政治生活

的影响深远，例如洛克比空难后，美国长期将利比

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予以长期制

裁，直到“9·11”事件后利比亚同意对空难承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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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赔偿、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才于

2006 年 5 月将利比亚从黑名单中去掉。“9·11”事

件后，中东北非成为国际武力反恐怖的主战场，阿

富汗和伊拉克直接遭受战争，且导致两个国家政权

的更迭。索马里等地也发生了与反恐怖相关的国

内、国际冲突。美国提出了与反恐怖密切相关的

“大中东计划”和“非洲司令部”计划，给沙特、埃及

等国家造成巨大政治压力。［9］24 中东北非的恐怖活

动与国际反恐怖斗争，已经与巴以冲突、海湾战

争、伊拉克战争、中东的民主与社会进步等重大政

治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影响面非常大。［10］撇开相关

的中东北非重大问题而单纯反恐怖，显然是苍白无

力的; 单靠中东北非的地区力量进行反恐怖，是独

木难支的。
中东北非地区恐怖势力的长期存在和强大存

在、恐怖活动的频发、恐怖与反恐怖问题的复杂

化，都显示着恐怖势力具有巨大的组织活动能量，

因此其活动能够对该地区的重大政治事务产生影

响，也对地区局势及其走势产生重大影响。此外，

中东北非恐怖活动的国际化以及反恐怖的国际化，

也给该地区的政治带来更加复杂的局面。美国和西

方国家在反恐怖斗争中的“双重标准”和霸权行径，

国际社会重反恐怖而轻视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等，都

激化了中东本已长期积累的国际、国内矛盾。［11］加

之社会经济发展迟滞，政府的一些政策失误等，都

被恐怖势力利用来拓展其组织生存与活动空间。由

于 2010 年底以来的此次中东北非政治动荡发生得

急剧而激烈，其背后的社会矛盾复杂深远，因此将

对中东北非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这一重大的政治事

件与恐怖活动相互交织，对地区局势产生深远影

响。

二、恐怖活动与中东北非政治动荡的发生

恐怖活动的长期泛滥与持续的反恐怖斗争，激

化了中东北非相关国家的社会矛盾，削弱了相关国

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能力以及政府执政能力，诱发

了激进甚至极端情绪，成为此次中东北非政治动荡

的重要诱因。
中东北非地区的民族、宗教、部族等社会矛盾

十分复杂，激进思维和情绪有不小的存在空间。恐

怖组织借助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矛盾而获得行为能

量，其恐怖活动又在一定时期会激化社会矛盾，如

引发民族、部落和宗教冲突。［12］795 － 814恐怖活动以其

行动和舆论向民众炫示一种极端思维和情绪，每在

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段，恐怖主义所宣扬的极端思维

与情绪就会有较大的影响力，大范围地扩散而恶化

政治环境。恐怖主义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极端思维，

这种极端思维与活动在中东北非复杂的社会矛盾环

境中成为政治动荡的助燃剂。因此，虽然中东北非

相关国家长期以来持续进行艰苦的反恐怖斗争并消

耗了巨量的社会资源，但恐怖主义在中东北非的活

动依然猖獗。恐怖主义长期泛滥这一现象，凸显政

府反恐怖斗争成效不佳，有损政府执政形象。
恐怖袭击，直接造成重大伤亡和社会财富的巨

大损失，破坏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绑架人

质、恐怖爆炸与袭击不仅对中东北非国家的旅游业

造成灾难性后果，还恶化该地区的投资与市场环

境。面对恐怖主义的长期威胁，中东北非国家必须

长期而持续地致力于反恐怖斗争。反恐怖斗争占用

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自然影响了相关国家的社会与

经济发展资源比例和投入。中东北非是发展中地

区，由于反恐怖斗争持续进行其所占用的资源在各

个国家和政府所能支配的资源中所占的比例是不小

的。［13］14 － 27此外，长期而严峻的反恐怖任务还可能

耗费政府高层领导的巨大精力，严重分散国家和政

府高层领导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应有关注。显

然，长期的反恐怖斗争成为一项综合性的社会负

担。恐怖活动与反恐怖斗争对国力和国家资源的严

重消耗，激化了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经济社会问题

和矛盾累积性地削弱了政府的政治基础，一有风吹

草动就可能诱发巨大的政治震荡。2010 年底以来在

突尼斯、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等国发生的政治

动荡，其重要诱发因素就是民众对经济发展迟滞及

社会财富分配差距过大的强烈不满。
反恐怖斗争举措失当的风险很大。反恐怖行动

中的反应不力、误伤平民和损伤民众尊严等情形很

容易发生。反恐怖行动往往事关民众生命安全，些

许失误就可能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在长期的反恐怖

斗争中，政府也易于滋生反恐怖过度化的倾向，如

将反对政府的一些活动指责为恐怖主义，误将平民

当作恐怖分子等。在反恐怖斗争中，埃及、阿尔及

利亚等 国 家 都 长 期 实 行 一 些 限 制 民 众 权 利 的 法

令［14］16 － 17，这些法令的长期施行，一方面会由于给

民众长期带来不便而引起民众的不满情绪; 另一方

面政府很易于扩大其适用范围，如将民众的正常行

动特别是表达政治不满的行为界定为恐怖活动，对

反恐怖法令和紧急状态产生依赖而使之长期化。反

恐怖过度的行动终将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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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民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

政府在面对民众表达政治要求时，都曾有一些恐怖

活动的指责，结果反而恶化了局势。
政府反恐怖不力、恐怖活动的持续、社会发展

迟滞等问题长期影响民众的生活，给民众造成了长

期而巨大的痛苦。民众承担了恐怖与反恐怖的最终

成本，成本的积累导致民众由支持政府反恐怖而转

变为对政府的一系列不满。当政府疲于反恐怖且长

期无力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忽视民众长期承受的反

恐怖负担及其痛苦，政府就会逐渐失去民众的信

任。因恐怖与反恐怖的长期拖累而失去民众，成为

政府危机和政治动荡的巨大隐患。而且，长期的恐

怖活动与反恐怖斗争、反恐怖不力与失误、反恐怖

综合成本的累积，不仅侵蚀了政府的执政能力，弱

化了政府执政基础，还会给一些政治势力提供政治

发难的机遇。一股具有新特征的政治势力在长期的

恐怖活动与反恐怖斗争中形成，而正是这股政治势

力直接掀起了中东北非的政治动荡。恐怖活动和恐

怖势力没有能量直接掀起政治动荡，但长期的恐怖

活动与反恐怖斗争，为此次中东北非政治动荡积累

了诱发因素。

三、恐怖活动对地区政治动荡走势的影响

中东北非的恐怖势力，通过其活动增加政治动

荡局势的复杂性，进而可以干扰政治秩序的恢复与

重建。
在中东北非地区政治动荡发生时，恐怖活动依

然持续活跃并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 北非恐怖组织

连续绑架法国人质和意大利人质; 也门恐怖分子与

政府持续对抗; 2011 年 2 月 5 日，恐怖分子在埃及

西奈半岛制造一起针对天然气管道的爆炸，导致埃

及向以色列和约旦的天然气输送中断; 被驱逐的突

尼斯极端组织头目已经回国; “基地”组织在网络上

发布针对女性的电子期刊，蛊惑女性投身恐怖活

动。无法否认，恐怖活动在增加中东北非政治局势

的动荡程度。
恐怖势力与此次政治动荡中的政治反对势力形

成了事实上的政治呼应。几股政治势力同时并存与

发难，造成了空前的政治动荡和政治压力，形成一

种迅猛的蔓延态势，导致地区性的政治波动。恐怖

组织加紧在也门的活动形成了对利比亚局势的呼

应。无论是动荡前的政府还是动荡后产生的新政

府，在应对危机与控制局势中都须面对几股政治势

力掎角之势的局面，恢复和实现政治稳定的难度与

复杂程度都是极具挑战性的。恐怖组织与政治反对

势力的政治舆论宣传内容和口号，有许多相似之

处。在指责政府腐败，外交上损害国家利益和阿拉

伯利益特别是指责政府过于亲美和在对以关系中出

卖国家与阿拉伯民族利益，要求推翻政府等等政治

宣传方面，恐怖组织的蛊惑和反对势力的宣传几乎

是一致的。在此次政治动荡中，恐怖蛊惑与反对势

力的政治宣传一时间汇合为强劲的政治舆论，在民

族、宗教和政治情感上推动了最广泛的民众参与反

对政府的政治运动。当埃及政局开始发生变化时，

“基地”组织就指责穆巴拉克政府严重背离了伊斯

兰教教义，过于世俗化、滥用暴力、选举舞弊、压

制民众舆论等等。相比之下，政府的声音几乎完全

失去了影响，由此推动了政局的激变。当利比亚双

方激战正酣时，“基地”组织呼吁在利比亚实施伊斯

兰教法统治，推翻卡扎菲的统治。［15］“基地”组织网

络呼吁与政治反对势力枪炮“呼吁”的政治口号遥

相呼应，增加了利比亚政局的复杂性，无异于给利

比亚局势添乱。2012 年 2 月，恐怖分子不但在叙利

亚策动暗杀行动，“基地”组织还在网络上鼓动推翻

叙利亚的巴沙尔政府。［16］

中东北非一些激进组织与恐怖组织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特别是相互输血以增强活动能量。恐怖

组织常常借助公开的激进组织筹集资金、招募人员

和策划恐怖袭击; 激进组织往往借助恐怖组织助长

声势。为了在此次政治动荡中壮大势力和谋求政治

利益，一些激进组织可能和恐怖组织在组织上进行

秘密合作，如打击政敌、制造紧张局势、发布极端

舆论等。关注一些较大的激进势力的政治走向，包

括关注其可能的与恐怖组织的呼应，是把握当前中

东北非政局走向的一个重要角度。
恐怖组织针对此次动荡的蛊惑宣传，特别是配

合激进组织政治诉求的宣传，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相

关国家的民众情绪并推动社会极端情绪的持续增

加; 可能在民众中制造和加深政治分裂与对立、激

化宗教与民族矛盾，今年 3 月，埃及已经发生了宗

教冲突。社会分裂将成为消除社会与政治危机和重

建社会秩序的重大障碍和威胁。“基地”组织在利比

亚公开打出自己组织的旗帜，展示自己的存在并向

国际社会示威。作为秩序的破坏者，其行为价值与

社会秩序存在根本性的冲突。［17］73 恐怖势力会对动

荡后的政府重建社会秩序的行动予以舆论甚至暴力

攻击，制造恐怖氛围以钳制政府维护政局稳定的行

动。埃及在 2012 年 2 月 29 日宣布抓捕了“基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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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主要头目，但旋即证实抓错了人。无论如何，国

际恐怖分子向埃及等国家的渗透是乘虚而入。由于

恐怖活动而增加的社会矛盾的复杂性，会影响政府

尽快采取有力举措。
恐怖活动恶化了该地区的国际环境，增加了该

地区国际关系以及该地区与区域外国家关系的复杂

性。一些国家指责利比亚等中东北非有的国家支持

恐怖活动或反恐怖不力［18］，而“基地”组织将矛头

既指向卡扎菲政府和其他国家的世俗政权，也一贯

指向西方大国与其他世俗势力。当一些国家发动对

利比亚的武力干涉后，“基地”组织又呼吁利比亚政

治反对势力防止美国的政治野心，不要上美国的

当。在对利比亚的干涉中，阿拉伯世界出现了分

裂，阿盟与非盟的态度明显有差距，国际社会的反

应也不一。恐怖活动与该地区复杂国际关系的交

织，增加了国际社会对该地区提供公正、有效援助

的难度。

四、动荡局势的走向与恐怖活动消长

动荡和分裂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是恐怖组

织生存、扩展势力的有利条件，恐怖主义在埃及、
阿尔及利亚、阿富汗、也门等国的泛滥都证明了这

一点。［19］112 － 113当前中东北非的震荡，已经远远超出

了一国范围，引起中东北非地区不少国家的连锁反

应。这一波政治激变，对中东北非的影响还远未显

露。在诸多未定因素和变数下，中东北非的政治动

荡局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即使局势平静的国家，

其政局走势也不明朗。难以想象本土与国际恐怖组

织会轻易放过这一拓展其势力的机会。中东北非的

这一场政治激变，可能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集聚力

量、进行恐怖渗透并迅速拓展其活动空间提供一个

有利的机遇，正如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阿富汗局势

造就了国际恐怖势力魔鬼般的能量。［20］291

为了在政治动荡中谋取政治利益特别是期待通

过合法政治渠道获取政治权力，一些与恐怖势力联

系密切的激进政治势力可能会要求相关的恐怖组织

约束其活动，一些隐蔽的恐怖组织或秘密的恐怖分

子也可能改头换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寻求合法政

治渠道扩展其势力。恐怖组织在 2010 年底以来的

动荡环境中也可能会通过建立恐怖网络与据点、筹

集恐怖资金、获取活动物资与暴力器具武器、招募

成员、以恐怖袭击和极端舆论扩散其影响等活动以

渗透和扩展其势力。［21］113 － 116 这些恐怖能量的聚集

酝酿，可能在动荡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显现出其可怕

的魔力，并且可能具有长远和剧烈的影响。
当这一波政治动荡趋向稳定和明朗时，政权性

质和政权( 特别是高层) 对恐怖主义的态度将成为

影响该地区的恐怖主义消长的重要因素，恐怖活动

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出现政治极端政权，恐怖

组织可能与政权合流，出现“基地”组织与塔利班合

作等类似情形; 如果出现军人或个人强权政权，则

恐怖组织可能与政权合作，也可能出现类似萨达姆

政权与“基地”组织的敌对情形; 如果出现民选政权

并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恐怖活动的民众基础将会

最大程度地被消除，从而有利于从根本上打击恐怖

主义。但恐怖组织可能利用政权初建时期的一些困

难和混乱而疯狂作乱; 如果出现一个渐进过度的政

权，在较长一个时期存在政治秩序混乱的可能，那

么将可能出现一个恐怖活动的活跃期。
社会激进势力及其组织，一旦对政权建设和政

治权力分配产生不满，往往诉诸恐怖暴力。经过这

次政治震荡的积累，激进与极端势力的组织力量和

活动能量将会有明显的激增。这些势力一旦认为通

过合法的政治渠道和手段无法实现其政治愿望，有

可能转向恐怖主义［22］339 － 344［23］36 － 39，增加该地区乃

至国际社会的恐怖活动。把握激进( 极端) 势力与恐

怖组织的走向，是判断和把握中东北非地区和国际

社会恐怖活动走势的重要角度。

五、“新能量”政治势力环境与恐怖活动

变化

从“9·11”事件到当前的动荡，十年间在中东

北非政治中生成了一类“新能量”政治势力，掀起了

国际恐怖主义浪潮，以瞬间万变的速度影响一个国

家的政局直至推翻政府，在地区和全球诱发其他政

治势力形成连锁反应和政治动荡风波，甚至引发包

括武力在内的国际干预，如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叙

利亚以武力干涉和政治压力等方式图谋更迭政权。
可以说，“新能量”政治势力能够产生挟持民众、胁

迫政府、诱发国际危机的行为能量，这是前所未有

的一种政治现象，对各国和政府、国际社会维护社

会稳定、维护政治安全提出了严峻挑战。在国际社

会，恐怖主义问题、环境安全、经济发展困境等一

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背后的矛盾成为“新能量”政

治势力成长的时代环境。［24］281 － 292“新能量”政治势

力已经凸显为影响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巨大政治

势力，成为中东北非恐怖主义的重要社会环境。从

“9·11”事件到当前的中东北非政治动荡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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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政治势力包括恐怖组织、小而分散的政治组

织、一些非政府( 民间) 组织和以政治观点聚合的民

众群体( 包括网络群体) 等。
“新能量”政治势力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从政

治活动能量看，“新能量”政治势力具有巨大的聚合

能力。“新能量”政治势力能够敏感地捕捉到社会的

不满情绪，并能够将民众的不满和社会的负面现象

“膨胀化”; “新能量”政治势力能够在短时期内迅

速将众多分散的政治力量聚合为一股政治洪流，并

在国际社会扩散形成巨大呼应。社会不满情绪、不

满意见群体，在传统政治中本被认为是分散的因而

是难以发挥巨大政治能量的，但中东北非的政治动

荡显示，“新能量”政治势力将这些分散的政治能量

聚合出惊人的势力，借以制造重大暴力事件，掀起

飓风般的政治风浪。第二，从组织特征看，“新能

量”政治势力的活动具有现代性与隐形性。从政治

舆论到政治抗议、政治压力浪潮; 从合法的政治活

动到恐怖暴力; 从网络批评到广场抗议［25］179 ; 从民

众间的自发汇合到组织间的分离结合; 从国内到国

际，“新能量”政治势力参与政治的渠道、方式具有

明显的现代性、全球性。“新能量”政治势力政治能

量的聚集、扩散和膨胀性的效应，与其借助现代手

段是密不可分的。但“新能量”政治势力借助于现代

性手段增加了其活动的隐秘性。恐怖势力的组织活

动是隐秘的，其他“新能量”政治势力虽然公开活

动，但其组织存在与活动的空间存在形式不明确不

固定，如其组织总部、组织活动的主要渠道和方

式、组织规模等都难以清晰厘定，与传统政党等政

治组织的区别非常明显。因此，政府对“新能量”政

治势力难以驾驭和把握。第三，从活动影响看，“新

能量”政治势力的活动具有复杂的关联性。“新能

量”政治势力之所以能够迅即聚合巨大的政治能

量，其主要原因是这股政治势力借助了中东北非社

会复杂的经济发展、民族与宗教、部族矛盾和国际

矛盾。“新能量”政治势力的活动则又会进一步加深

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如埃及的政治动荡已经引发了

宗教冲突。“新能量”政治势力掀起的政治风浪，又

会为国内、地区和国际政治势力所利用，借中东北

非政治动荡之机乘乱谋取本组织和本国家的私利而

损害中东北非相关国家的重大利益。美国利用反恐

怖战争在中东推行“大中东计划”，西方国家在中东

北非政治动荡中向有些国家政府施加压力甚至在没

有长远考虑的情形下急匆匆地发动武力干涉。［26］

“新能量”政治势力的活动引发政治乱象丛生，“新

能量”政治势力成为一种复杂的国际政治现象。
在“新能量”政治势力活跃的政治环境下，中东

北非恐怖活动也会出现一些新的趋向。第一，“新

能量”政治势力活动的激增将诱发恐怖活动更加活

跃。“新能量”政治势力活动在中东北非掀起的政治

动荡，激化了该地区众多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矛盾，

因此为恐怖势力提供了兴风作浪的良机; 而“新能

量”政治势力引发重大政治动荡的“成功”，也鼓舞

和刺激了恐怖势力的活动目标，增加恐怖活动的极

端性。恐怖势力不仅将继续策划实施恐怖暴力袭

击，还会加紧进行恐怖宣传和蛊惑，利用中东北非

局势相关的社会矛盾和国际矛盾膨化其政治能量。
由于中东北非政治动荡已经形成了地区关联性，恐

怖势力在也门、耶路撒冷的攻势也自然对利比亚、
埃及的局势产生影响，正如突尼斯“新能量”政治势

力的活动影响埃及政治局势一样。而利比亚局势的

复杂化也会刺激恐怖势力在网络空间、在其他国家

和地区发动攻势。恐怖活动与“新能量”政治势力活

动的交汇，将对地区安全局势和国际安全环境产生

重大挑战。第二，恐怖势力的活动空间将从广度向

深度发展。政治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甚至权力真

空，给恐怖势力在中东北非的活动提供了空前的活

动空间。恐怖势力借助“新能量”政治势力活动所掀

起的此次动荡，其活动从“袭扰”向“政变”转化，恐

怖活动在中东北非具有了更加直接地干预国家、地

区和国际政治的空间。恐怖势力与公开活动的极端

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指向，从积聚恐怖能量向谋

求政治权力转化，恐怖势力与极端组织通过公开渠

道需求合法化的活动与政治权力的可能性在增加，

如在也门宣布建国等。从全球看，中东北非恐怖组

织在欧美地区恐怖能量网络，不再仅仅是能够获取

资金等，还能够招募不少成员。［27］363 － 364通过对利比

亚武装干涉的解读、对叙利亚局势的“呼吁”，恐怖

势力将可能在全球发动新的舆论战，谋求拓展和深

化其恐怖活动空间。第三，从活动影响看，恐怖势

力将长期销蚀国家、地区和国际政治秩序。恐怖活

动，是一种销蚀性的活动，一边在销蚀恐怖势力自

身，一边对社会造成重大销蚀。［28］中东北非国家政

府执政能力和社会基础，在长期的反恐怖斗争中被

恐怖势力及其活动极大地销蚀，引发了地区性的政

治动荡。由于恐怖活动的销蚀，中东北非地区此次

政权换代罩上了一层浓厚的激变色彩，予中东北非

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生活秩序以沉重挫伤。
中东北非的恐怖活动成为颠倒性世界的一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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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29］314 － 326，同样在销蚀国际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的

建设性能量。欧盟与中东国家在反恐怖斗争中认识

上的重大差距造成了反恐怖合作中一时难以逾越的

障碍［30］185，从另一个层面销蚀着国际社会的反恐怖

能量。美国的长期反恐怖斗争特别是在中东北非地

区的反恐怖斗争，严重销蚀着美国的综合实力，而

且，反恐怖斗争对美国的销蚀与美国金融危机的爆

发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可以说，当前全球性的

经济问题与恐怖活动对国际社会的销蚀有一定的因

果关系。恐怖活动对民众生命和社会正常秩序的销

蚀，更是直接而严重的。不仅恐怖袭击导致民众的

伤亡和社会秩序的破坏，而且恐怖活动诱发的政治

动荡、国际干涉等都会导致平民大量伤亡并极大地

破坏社会与生活秩序。突尼斯、利比亚的政治动荡

和外来干涉导致了大量难民。

六、结语

恐怖主义等“新能量”政治势力的活动，作为国

家和国际政治变化的主要考量，在中东北非“新能

量”政治势力激增的社会背景下，需要从“新能量”
政治势力活动中把握恐怖主义的活动，“新能量”政

治势力的存在及其活跃成为恐怖势力活动的一个重

要的组织能量来源。从长周期来看，国际社会需要

关注某一种“新能量”政治势力对其他“新能量”政

治势力的影响，如恐怖活动对其他政治力量兴起的

影响以及“新能量”政治势力掀起的政治动荡对恐

怖主义活动的影响。重视某一“新能量”政治势力对

政治的多层面影响，如恐怖主义泛滥对中东北非国

家政府执政能力的长期消耗和对地区政治局势的长

期影响，进而形成一时间聚集极大的组织能量。从

短周期来看，政治势力的组织能量的聚合与分化走

势，是影响中东北非恐怖活动的主要因素。今后的

政治活动中，中东北非政治震荡的主要内容可能是

各政治力量间的争夺与较量，包括一些“新能量”政

治势力与传统政治力量、“新能量”政治势力之间的

矛盾斗争。政治力量的碎片化和政治活动的汇合

性，是“新能量”政治势力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当代政治社会中，民众参政意识增强，现代

通信和交通等联系条件在给普通民众参政提供便利

条件，给新兴政治力量表达和扩散政治意愿，聚合

政治组织力量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平台和渠道。现代

的交通条件为广场政治斗争形式提供了便利。这些

方式和渠道，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条件，只能适应而

不可终止，而试图控制网络的做法，在中东北非政

治震荡的过程中反而激化了局势。分析新兴政治力

量的各种政治主张，及时予以回应、引导和坚定的

回击; 区分民众和稳健政治势力的政治诉求、激进

政治势力的言论实质、恐怖组织的蛊惑，做出迅

速、明确并为国家和社会负责的判断与反应，以避

免舆论的淤积酿成负面的舆论浪潮; 对网络渠道、
广场活动，需要主动引导和融入，及时发现反对政

治势力的动向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消弭政治震荡于无

形。同时，利用网络和广场政治渠道，进行正面的

舆论引导和疏通，形成国家政府的正面舆论。核心

是避免形成政治动荡的组织能量。从组织上把握

“新能量”政治力量，需要争取合法政治力量、分化

激进政治势力、打击恐怖分子及其组织。严厉打击

恐怖势力，能够分化新兴政治力量; 正确辨别和引

导健康的新兴政治力量，能够孤立恐怖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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